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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特别喜欢做饭是吗？生活中，
除了做饭还有哪些爱好？

龙一：我很喜欢做饭。我对很多年轻人
说，一定要学会做几个菜，这样你将来离开
家乡出去工作，家人会对你放心，他们会觉
得最起码你饿了会自己摆弄点吃的。做饭
也很有乐趣，很多人不喜欢做饭是被天天做
饭这种劳累给吓到了，其实你不想天天做的
话，可以隔几天做一次，体验一下，那也是一
个创造的过程。关于其他爱好，我的兴趣倒
是很广泛，比如摄影。特别沉迷其中的爱好
倒还没有。因为每天最主要的还是学习，这
是写小说必须做的。

记者：你在创作时，会对周遭环境有什
么特别的要求吗？

龙一：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是我有一个
习惯：躺着写作。我会找一个躺椅，或者在
床上垫几个靠背，把笔记本电脑连一个外接
键盘来写作，这样对颈椎很有好处。奇怪的
是，我推荐给很多人，他们并没有接受。（笑）

记者：《潜伏》火了之后，再出门买菜，会
有人认出你吗？见到你就惊呼“那是写《潜
伏》的那个人”，这种情况出现过吗？

龙一：没有，没有。菜市场的很多商贩
老早我们就认识，只不过以前他们不知道我
是做什么的，现在有几个人知道了而已，也
不会出现惊呼的那种情况。

记者：您最希望去哪个城市？
龙一：三亚。如果有可能，我希望每年

都能去那儿住上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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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一：《潜伏》电视版结局很伟大

记者：《潜伏》的走红有很多因素，其中很
重要的一点是关于生活信仰。

龙一：最近几年，人们开始去关注一些
更有价值、真善美的东西。《潜伏》这部电
视剧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它出现在大
家开始寻找有益生活目标之时，满足和应
对了这种寻找的心理需求，尤其是年轻人的
心理需求。

记者：关于《潜伏》的男二号李涯这个角
色有很大的争议，你怎么看这个人物？

龙一：李涯这个人物是编剧姜伟塑造
的，原著中并没有，但我非常喜欢。姜伟把
小说中的对抗人物一分为二，一个变成了
马队长，一个变成了李涯。李涯这个角色，
对自己的事业、生活目标孤注一掷地去追
求，这样的人其实在任何一个社会团体当
中都存在。

记者：关于《潜伏》的结局，原著中是翠
平牺牲，而电视剧版本是余则成远去台湾，
并且和晚秋结婚，翠平和孩子在小山沟中度
过余生。无论哪个版本，都让很多人纠结，
毕竟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大团圆的结局。你
心目中还有没有其他版本的结局？比如，让
他们俩相遇？

龙一：电视剧版本的结局，我曾经这样
评价：这是一个伟大的结局。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拿幸福指数
来说，很多人都被翠平抱着孩子站在山
头苦苦等候的镜头感动得热泪盈眶，但
其实在这三个人中，翠平是最幸福的：
因为她和心爱的男人结婚了，还有了女
儿，并且生活在新中国，充分享受她的
劳动成果——新中国的成立有她一份功
劳啊。

而余则成则被派往台湾，继续他的“潜

伏”工作，他的生活环境更加恶劣、更缺乏安
全，这是很悲壮的。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应该
向这些革命者致敬！

而晚秋呢，她其实也是个悲剧人物。很
多人都说晚秋很幸福，最终和心爱的男人
结婚，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晚秋结婚时，
已经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和成熟
的地下工作者。结婚时，她清楚知道，余
则成并不爱她，所以在感情生活上，她的
结局才是最可悲的。况且在那样的环境
之下，还有什么浪漫、幸福可言？两个人
随时都可能暴露、被抓。

记者：很多人觉得结局悬念很大，都很期
待续集。为什么你会那么坚定地表示绝不写

《潜伏》续集？
龙一：不论是小说还是电视剧，都已经

把故事讲完了。结局有悬念，并不意味着我
们一定要把故事接着讲下去。我们对人物
的挖掘工作已经做完了，再往下讲没有意
义。除非有全新的艺术形象出现时，才能借
着这个壳讲。但目前为止，我是没有全新的
故事了。

记者：你会将《潜伏》作为一个超越点，在
以后的作品中着力去超越它吗？

龙一：《潜伏》是不可复制的，尤其是它
的影响力。所以我们不能说，一定要超越
人生当中的某一个经历，那样的话，生活
观念就太狭隘了。只要我们的生活在前
进着就行了。

记者：我们知道，2006 年《潜伏》的电视
和电影版权就转让了。有报道说，电影版《潜
伏》将于下半年开拍，制片人是《士兵突击》的
制片人、八一厂电视部主任张谦。目前这部
电影进展如何？

龙一：正在做剧本，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

说《潜伏》：满足了现代人的心理需求
“翠平的结局最幸福，晚秋最悲剧”

记者：谈谈你新出版的《代号》吧。这本书
是继《潜伏》后一部新的谍战题材小说，创作时
有没有受到《潜伏》的影响？

龙一：这样说吧，《代号》是2007年完成的，
今年3月才发表。我在写《代号》时，还没有《潜
伏》这部电视剧呢。

记者：你好像不太喜欢把你的小说定位为
谍战题材小说？

龙一：我一直说，我写的是历史小说，像唐
代小说、辛亥革命小说、中国革命历史小说，甚
至还写过有关长征的历史小说。只是我的小说
中有谍战内容而已，但将其定位为谍战小说就
显得简单化了。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构思《代号》
的？你说过，《潜伏》只写了一个月，《代号》写了
一年。看得出来，您在创作《代号》这部作品时
下了很大的工夫，无论是侦探技术，还是起爆器
的装置，都描写得细致入微。我看过以前你的
一些报道，有时候你为了写小说会亲自做试验，
是吗？

龙一：是的。我写小说的一个特点就是，对

“真实”这两个字非常在意。这跟我研究历史有
关系。像关于爆炸的问题，我必须要做大量的
研究和试验，才能去写这个情节，爆炸提前几
秒、推后几秒会有什么样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
精确的试验来印证。

记者：通常在哪里做这些试验？
龙一：在家里。（记者惊讶）是这样，像制

作炸药是不需要做成成品的，只要把制作过
程和需要的关键部件都摸索清楚了就行，我
也不能做成啊，否则就违法了（笑）。我自己
动手的主要原因是想发现小说中的人物在制
作过程中会存在哪些问题，发现了这些问题，
才能产生小说的情节、细节和趣味，以及人物
的心理活动等。

记者：《代号》是以“吉田事件”作为一个切
入点，这个事件是真实的吗？

龙一：历史上有类似的事件，但“吉田事件”
是虚构的。

记者：你在作品中描写了这样一个细节，就
是杨炳新张口向冯九思借两块钱，这应该是冯
九思和杨炳新关系开始微妙转变的开端，但同

时，也给了冯九思一个困惑，他不止一次地思考
“一个真正有理想的革命者到底是什么样子”。
可否谈谈你心目中一个真正有理想的革命者到
底是什么样子？

龙一：实际上，杨炳新和冯九思都是我心
目中理想的革命者。只是冯九思没有在革命
队伍中真正生活过，大家感觉这个人吊儿郎
当的，他有一些怀疑，还有一些自大。其实，
不管他们是什么性格和出身，都是值得我们
尊重的。

记者：《代号》中很多推理情节，你写的时候
会不会因为线索太多而自己乱掉？

龙一：小说是一张逻辑网，任何一个结点
都不能出问题。读者对作者的要求从直观上
有两点，逻辑的可信和细节的真实。这两点
任何一个出现问题，尤其是逻辑有漏洞，读者
就会怀疑故事的真实性，很有可能就会抛弃
这个作家和这部作品，所以不能出现任何错
误。我一般一年才写成一部小长篇，也是在
反复考据小说的逻辑和细节，要做到牢靠而
不可怀疑。

说生活：学习最主要
“年轻人要会做几个菜”

记者：你觉得，《代号》最能吸引人的地方
是什么？

龙一：这个问题，你还真问倒我了。
从形态上，这大概是我写过的最激烈的

一部作品。人物的行动很“密”。因为任何的
写作都不是给单一的读者看的，是要为不同
层次的人提供原料。

首先，这部小说很“激烈”，情节比较紧
凑，由此来先入为主，吸引读者，使人能有阅
读下去的欲望；二是对真实历史生活的再现；
三是对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隐喻，当时的生
活和我们现在一样，冯九思也好，杨炳新也
好，他们所遇到的困境，我们到今天也会遇
到，只是形态不一样而已；四是人物内心世界
的剖析，实际上讲故事既是一个说服读者的
过程，也是解剖主人公的过程。《代号》就是这
样一个说服和解剖的过程。

记者：有没有想过再开辟一个新领域，写
其他题材？

龙一：日后我肯定会写新题材，但什么时
间写现在还定不下来，也一直在作准备。

记者：从您的《暗火》到《潜伏》到《迷人
草》，再到新作《代号》，全都是以天津为故事
发生地，是不是有意将天津打造成中国文学
史上的一块高地？

龙一：我出生在天津，而且我在研究城市
史时研究的也主要是天津这个城市。我的将
近一半的作品以天津为背景，主要是我个人
的原因，也是我的一个文学理想——创造一
个文学天津，用文学来还原天津这座城市的
历史沧桑和行进历程。

说创作：肯定会写新题材
“但什么时间写现在还定不下来。”

《潜伏》角色一
览：晚秋、翠平、余
则成、李涯（从左至
右）

很多人觉得《潜伏》结局悬念很大，都很期待续
集，可龙一却坚定地表示绝不写续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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